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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道峰：“一带一路”上的公益先行者（下）
� � 采访中，何道峰喜欢用“那
有什么关系”来总结自己对某件
事的态度，他说他一直都知道有
人认为“何道峰脑子有病”，“但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每个人
都如出一辙的‘正常’，这个世界
也太沉闷了，那就不好玩了。 ”何
道峰说。

在何道峰看来，人应该清醒
地认知自己所处的每个生命阶
段，不要留恋纠结过去。 退休后，
他逐渐从一线公益人转型为捐
赠人和专业研究学者。 他坚定地
认为，没有公益的社会生活不值
得过，而缺乏平行线只有垂直线
连结的社会也不存在真正的“公
益”。 公益人应该用构筑平行线
的方式来连接受益人和捐赠人，
连接这个社会中的志愿者，在共
建志愿性公共空间的同时实现
灵魂的自我救赎。

《公益时报》记者问：“你希
望多年以后的中国公益界如何
评价‘何道峰’这个人？ ”

何道峰笑了：“其实别人怎
么说，我并不在意。 懂你的人勿
须讲，不懂你的人何须讲？ 看你
不顺眼的讲何须？ 如果你一定要
我给个答案， 我的墓志铭就是：

‘一生执着于画平行线的人’。 这
也是我真实的人生写照。 ”

志愿者与“领捐人”

《公益时报》：纵观你的公益
轨迹，我发现多年来你不仅作为
一个公益组织志愿者领导人在
推动公益战略行动，更是以企业
家的身份通过长期捐赠在践行
着公益？

何道峰：对我而言，真正以
捐赠人的身份投入公益应该从
我退休开始。 在这之前，我始终
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角色在为公
益组织服务， 更多的是捐时间、
捐精力。 在美国，每年有超过三
分之一的成年人以志愿者身份
投入公益慈善，他们的奉献激活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慈善资源，使
得一些原本可能僵滞甚至浪费
的善款变得鲜活而有价值。 在
此，我们应该向所有的志愿者表
示敬意。

在扶贫基金会工作那些年
时， 我的捐赠其实都属于一种

“引领性”捐赠，即当某个项目刚
开始大家都充满质疑且无人捐
赠时，我就领捐。 当大家都有了
认知开始陆续捐赠时，我就从中
撤出，转而去关注更需要领捐的
公益项目。

《公益时报 》：能否举几个
例子 ？

何道峰：譬如为了缓解受助
大学生心理压力并激发他们组
织学生社团、服务社会，我领捐

“新长城自强社”资助项目 ;为了
坚固国际化驻外人员的信心，我
领捐驻外补贴；为了坚固“中和
农信”在山水间奔走的数千名基
层信贷员的信心，我领捐 100 万
元成立年度“中和-道峰奖”；为

培训公益媒体记者、鼓励更多公
益组织发展，我领捐 400 万元支
持安平基金、中国慈善家联盟、
青螺公益第三方行动 ; 为了苏
丹饥饿儿童项目开启， 我领捐
350 万元等等。 这些年来，我在
扶贫基金会领捐的资金超过
3000 万元。

即使在去年，为了推动扶贫
基金会在“一带一路”上做复杂
项目的能力提升， 我还领捐了
700 万元让扶贫基金会与美慈组
织在乌干达联合救助南苏丹难
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融入当
地搞农业开发与青年创业。

《公益时报》：你鼓励并支持
让媒体记者 “走出去 ”是出于何
种考虑？

何道峰 ： 我的想法只有一
个，就是让国内媒体了解中国在
非洲所做项目的效果，当地民众
的真实反映，以及还存在哪些现
实问题。

当我们的记者带着思考和
审视走进非洲、走近我们的援助
对象，在盘点成果的同时，也可
发现我们在援外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这样的观察报道才称得上
“客观理性”，传递给国内公众的
声音也才会相对客观公允。 我们
既不能妄自尊大，也没必要妄自
菲薄。 但如果一个人对当下世界
并无真实的了解和掌握，就先入
为主地采取一种拒斥之姿，那不
是一个正常而理性的态度。

通畅一带一路，公益必同行

《公益时报》：“一带一路”倡
议下，中资企业和社会组织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
共同的难题和障碍，如何克服？

何道峰：对于中资企业来说
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走出去之后
是否拥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
能力。 我们要扪心自问，作为一
家跨国企业，你到当地之后是只
想赚钱发财，还是也会考虑回报
社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一个
成熟的企业肯定是两者兼具的。

企业回报社会的意义有二：
其一， 你在当地做市场开拓，打
太多广告会引起负面效果，因为
你很难在短时间取得当地人信
任。 但当你去做公益慈善项目
时，其实也就兼具了广告效应，
因为它通过媒体传播提升了你
的可信度。 其二，当你的企业在
当地社区开展商业活动时，你
也有必要回报社区， 以改善你
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从而影响
当地青年一代对你的认知和观
感。 这样你的企业才能长久地
做下去。 不能说你跑到当地来
赚钱， 不但对当地人民的苦难
视若无睹， 而且把人家的生态
和环境搞得一团糟， 留下太多
负面东西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对自己和中国企业的声誉都
会有长期影响。

社会组织想要在走出去之
后立足站稳，关键要能找到当地

的社会痛点，有痛点你才
有项目的可行性和延展
性，你要让当地人了解你
能在多大程度上消解这
种痛点，并取得他们的信
任，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找到社会痛点和解决方
案， 并制定与国内年青
一代和企业家认知的共
鸣点， 由此制定出好的
营运模式， 通过适当的
媒体关注报道， 才能成
为推动项目良性循环的
助力器，否则就是无米之
炊，无水之源。

《公益时报》：中资企
业和社会组织建立合作
之后，如何打好配合？

何道峰：双方在建构
好合作模式之后，肯定要
充分挖掘相关企业的潜
在需求来推动工作。 比如
可口可乐公司素来重视教育类
公益项目，因为绝大部分客户群
体是青少年；宝洁公司的客户群
体主要是女性；一些环保企业关
注的重点肯定是生态环保。

作为社会组织，在开赴当地
工作之前，案头作业一定要足够
充分，你要了解你要参与协作的
企业属于哪一类，它与你的机构
本身有何内在关联? 如果你擅长
环保类公益项目，却非要去找女
性或儿童企业合作， 那就很费
劲。 找到契合的合作伙伴是非常
重要的，而这种寻找的过程本身
并不容易。 这其中，好的社会组
织一定善于琢磨和思考，要充分
发挥积极能动性，发挥社会公共
服务属性，主动跟进、甘于吃苦、
勇于担责， 用诚意去打动别人，
才能体现你应有的价值。

有些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
醒的认识：在“一带一路”国家做
公益和在本国做完全是两回事，
地理环境、政治地缘、民族文化、
媒介传播、 宗教情感等大相径
庭。 如果你不能设身处地从对方
的需求出发，肯定行不通。 加入

“一带一路”行列之后，我们必须
抱持一种小学生的学习态度，以
谦卑的心态重新学习和积累。

《公益时报》：但现在有些社
会组织似乎有“跟风”之嫌？

何道峰 ：这个世界上，跟风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一带
一路”发展并非属于你的整体工
作布局和发展方向，那你去凑这
热闹干什么？

行动之前，你不妨先问自己
如下几个问题：这件事真是你想
做并且有信心做好的吗？ 你的发
展定位明晰吗？ 你找到社会痛点
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了吗？ 你
的目标客户在何处，是否真的具
备可持续发展潜能？ 你的运营模
式在当地同行中是否具备竞争
力？ 你是否拥有一个杰出的团
队？领导人是谁?你的启动资金在
哪里？ 后续资源如何跟进？ 可以
看到，钱的问题排序在最后。

如果以上问题未能得到很

好地消化和解决，即使给你足够
的资金， 你也没有能力把它用
好，最终可能导致资源被白白浪
费。 归根结底，社会组织走出去，
不要被资源所驱动，而是要被想
法、创意和思想所驱动，要为你
内在的某种激情和梦想所驱动。

建构社会平行线， 为公益
护根

《公益时报》：你已经退休三
年多了，但时下还在忙着写公益
专栏 、出书 、组织公益培训……
“公益” 在你行至今日的人生轨
迹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何道峰 ：从个人来讲，我始
终觉得，没有公益的社会生活其
实是不值得过的，这种社会形态
也称不上是“现代社会”。 没有平
行线只有垂直线的社会就是一
个没有公益的社会。 何谓“平行
线？ ”就是人与人的交流不需要
外力的介入和安排，而是在志同
道合的基础上自发结社，实现某
种共同的诉求和愿望。 只有在平
行线的社会架构中，人们才有可
能找到自然和谐的人际模式和
沟通关系，发现之前不能发现的
问题， 跨越之前不能跨越的障
碍，这也是公益组织生存发展的
最根本问题。 可以说，我的一生
都在致力于社会平行线的建构。

《公益时报》：你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意识到这种 “社会平行
线”是需要我们付出很大代价去
建构的一种东西？

何道峰：我在扶贫基金会工
作多年有个心得体会———如果
你始终以居高临下之姿去看那
些弱势群体，你很可能误判或曲
解他们的需求，因为此时你已经
人为地构筑了一条垂直线，你其
实已经看不到他们的真正需求。
而当你以一种平行的视角去观
察和理解你的受助对象时，你会
发现无论和受助人还是捐赠人，
你们的相互理解和支持激发远
远超出你的预期。

我愿意用构筑平行线的方

式来连接受益人和捐赠人，因为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实现了自
我灵魂的救赎。 在扶贫基金会工
作的时候我就曾多次说过，我们
要用这个“播善平台”来画出更
多的平行线，帮助他人、成就他
人，让他们有能力主宰自己的生
活和未来，让善更有力量。

《公益时报 》：在你心目中 ，
中国未来的公益图景应该是怎
样的？

何道峰 ：在我看来，未来中
国公益势必要构筑更多的平行
线。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公益人意
识到这应当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中国公益就有未来。 如果大家还
是习惯于构筑垂直线，中国公益
就没有未来。 这绝对不是钱的问
题。 因为目前绝对贫困已经淡出
了我们的历史视野，这个社会的
痛点也已经逐渐由此转移，我
们需要重新探索新的社会痛点
和需求， 重新构筑全新的社会
公共空间。 哪些地方应予建构平
行线，什么才能启发和引领我们
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这些东
西我们需要深思。 如果说经济繁
荣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带来的却
是人性的堕落和扭曲，是到处充
斥着语言的暴力和人性的戾气，
我不知道发展的目的何在? 这是
我的迷惘。 我只知道作为一个
人，公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什么
问题。

以现有的现代化国家发展
模式来看，公益就是通过平行线
自组织解决各种繁琐的社会问
题，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
元且充满包容，由此也解决了蕴
含其中的各种细节问题，而非被
动地等待由政府来包揽解决所
有的问题。 政府不是万能的，能
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
能把这些有限的事情做好已经
很不容易了。 大量的关乎文明进
步的社会公共事务就需要那些
有志于且有能力构筑平行线的
人去实践，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才能提升，这种生活的公共形态
才值得人眷恋。

何道峰和非洲的孩子们在一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